
昆虫的盛会
马新朝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大寨人像
被抽着的陀螺一样有点儿疯。他几
乎是把公司当了家。每天也就睡四
五个钟头。

一天，于大寨打开邮箱意外地
收到了肖亦飞的回复邮件，肖亦飞说
自己目前正需要工作。把大寨乐得
差点儿抱着老毕撞墙上去。他跟肖
亦飞共过事，知道那丫头的能力。现
在正在开发这个新的产品，如果能请
到她，那可是如虎添翼的事情。他根
本不再多想就开了车直奔肖亦飞给
的地址而去。

“就你一个人归了？嫂子和阳
阳呢？”于大寨和肖亦非把车开到北
海后海处，下来沿着湖边，边走边聊
着。

“等我先稳定了，再把他们娘儿
俩接过来。你呢？不会是一直没工
作吧？”

肖亦飞眼帘一耷，她不想说腾
飞的事情。其实，由于她在美国的时
候曾和谢东庭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
彼此间都有些好感。
回来后自然就找到了
谢东庭那里。一想到
谢东庭，她的心都会
跟着扯得生疼。她甚
至不知道怎么去跟别
人叙述这么一个故
事，别人会问她为什
么在腾飞待得好好的
又要离开。说什么？
说自己暗恋大老板不
成功？那是万万说不
出口的。

“噢，先去了一
个小公司，干着没劲，
就把老板炒了。”

“噢？小公司啊？呵呵，什么名
字啊？不过像你这样的去小庙，不给
你个大职位当，的确是屈就了。”

“呵，反正一很小的公司，说出
来你也不知道，你就别问了。你呢，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肖亦飞急
于转移话题。

“还能干什么，请神呐！怎么
样？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事？”大寨简
要把自己产品的构想说了一下。

“主意挺好的。好像腾飞也在
做这个。”肖亦飞进腾飞的时间不
长，腾飞具体的业务并不十分清楚，
但依稀听到过一些，而且自己做过的
程序可能也会用到腾飞的夜眼系统
中去。

“噢？你也知道腾飞？跟他们
不一样，我们更低端，更亲民一些。”

“啊，圈子本来就这么大嘛。”
肖亦飞一不小心泄露了一下心事，脸
有些红，岔开了话题。

几个月后，在平威所有人员没
日没夜的努力下，于大寨终于抱上了

一只即将下蛋的鸡。模型已经全部
搭建好了，并且调试成功。东西是出
来了，怎么做市场又是下面一个关键
的步骤。

当务之急，需要给产品起个名
字。这几日，想名字想得脑仁儿直发
疼。天色已经黑了，大寨还定定坐在
展示室的门后。就在琢磨的时候，门

“咣当”被撞开了。
“靠，于总，黑漆麻慌的，你咋在

这儿坐着？跟个看门狗似的，吓我一
跳。”来的是老毕。

“呵呵，刚几个人在这儿开会来
着，他们走了，我又多坐了会儿。”大
寨低头笑笑，突然猛一抬头，“老毕，
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进来，说什么了？”
“不是，我是说你骂我那句，看

门狗？！哈，老毕啊，太谢谢你了！！
骂得好，骂得好！”大寨兴奋地从椅
子上跳了起来，跑到旁边桌子上拿了
张纸，刷刷写着。然后往老毕手里一
塞，“就这么定了，平威看门狗智能家

居监控系统！老毕，
明天叫市场部的人策
划一下我们产品的
LOGO，三天内就要
定下来。哈，踏破铁
鞋无觅处，蓦然回首，
那狗却在灯火阑珊
处。”

一天，老毕兴冲
冲地赶了进来，“于
总 ，于 总 ！ 大 好 消
息。我一内线兄弟告
诉我，业兴房地产公
司要上一个大项目，
在全国重点十个省市

修建安全防护试点村，取消防盗网
和门，上智能监控系统！很多公司
都在准备竞标呢。听说腾飞也要挤
这个项目呢！机会来了，我们制定策
略吧……”

业兴是一家大的房地产开发
商，能上到他的项目，还是很有影响
力和前景的。谢东庭自然也通过各
方手段很快搞到了标底，积极筹划准
备起来。他知道最近平威出了个“看
门狗”监控系统。对此，他并没放在
心上。他扫过两眼他们的系统配置，
只冷冷地给了一个字的评价：“土！”
在他心里，于大寨根本不是自己的对
手。

直到展会开始前一天，大寨终
于知道了老毕的主意。不大的展室
给装修了一番，有些欧式风格的简约
时尚，是国人现在流行的布置方式，
让人眼前明亮。同时，老毕还扛了一
百件印有“看门狗”系列 LOGO 的大
白短袖衫放到现场。

“你从哪里搞的？花
了多少钱啊？”大寨惊诧。

“在防洪开始，我就一再提醒县
委，要注意矿山的安全。可是，我的
建议怎么样了呢？很多人都是走个
过场，一些领导也是……我就不说
了。现在出了事，难道我就……”杜
光辉摇摇头继续道，“我认为晚报的
曝光是好事，至少对我们是个教训。
30多条人命啊！”

“光辉同志，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呢？不还是正在抢救吗？没有定论
的事，千万不能随便说。你是领导同
志啊！至于记者那边，你有想法，我
也理解。可是，该说的我都说了，要
不要开个常委会研究一下？”

“这 事 确 实 要 集 体 研 究 ，不
然 ……”

会后，杜光辉带着县委宣传部
长杨成意到了省城。毕竟是省委宣
传部的工会副主席，杜光辉很容易地
找到了那个跑到桐山去的晚报记
者。然后他通过晚报的一个副总，将
这个记者请出来喝茶。

茶喝了，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
事也做了。杜光辉打
电话给林一达，说：

“ 事 情 基 本 上 办 好
了。不过，这个记者
要求在全部事件处理
好以后，要将情况给
他作个通报。”林一达
说：“这当然行，没问
题。”杜光辉放下电话
想：纸终究是包不住
火的，要是……

省市联合调查
组很快就到了。林一
达、琚书怀一直陪同
着。杜光辉从省城安
顿好凡凡，也赶了过
来。一看，杜光辉心里有了些底。调
查组带队的，竟然是他的一位中学同
学。姓刘，叫刘安。一见面，两个人
都愣了下，随即就惊讶起来。刘安
说：“早听说你在省委宣传部，这次才
碰上了。”

“你啊，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杜光辉道。

刘安笑着：“我上个月刚从部队
转业到地方上。现在在省政府办公
厅。”

旁边跟着刘安的人补充说：“刘
主任在部队是副师，现在是厅里的副
主任。”

“啊，厉害！”杜光辉想，这个中
学时候的二耷拉，现在竟然也混出了
个不小的模样了。

林一达看着杜光辉和刘安的亲
热，本来一直黑着的脸，开始有了些
笑意。这会儿，林一达似乎看出了杜
光辉的重要。林一达把杜光辉拉到
门外，说：“光辉书记，这件事的分寸
就完全靠你了。需要什么，尽管说。

关键是要让他们知道，林山矿的出
事，主要是客观原因，是人力不可抗
拒的。至于管理上，虽然还有一些不
足，但总体上是好的，至少不是造成
事故的主要原因。”

26名矿工永远地回不来了。这
个结果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却实实
在在地发生了。

刘安问杜光辉：“桐山的前三任
书记都是因为矿山出了事，是吧？”

“是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清
楚。矿山对桐山来说是块宝，可是也
烫手啊！这次出事，对大家也是个教
训。”杜光辉问：“刘安，这事将来要是
处理，大概会是个什么结果？”刘安
说：“哪知道，两个一把手当中肯定有
人要背着的。当然还在其他的一批
干部。光辉你是分管抗洪期间矿山
安全的，我也替你担心哪！”

杜光辉没有说话，沉默了会儿，
说：“该我负的责任，我负。责任分
明，才是最基本的原则嘛。”

刘安也哈哈一笑，说：“老同学
还是当年学校时的
性格，较真。可是，
如今在官场上，这样
的 较 真 怕 不 太 好
啊 。 不 过 ，再 怎 么
说，既然省里让我来
调查这事，我还能让
老同学背锅？不会
的，至少不会背一口
多大的锅嘛！”

28
简又然最近一

直很忙。不仅仅是
因为东部物流港项
目，还有可可化工，
也 正 在 初 步 选 址 。

上次从北京回来后，简又然又再一次
运用了闵开文部长，可可化工的徐总
很快就派人到了湖东。说是看看湖
东的条件，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不为
别的，只为着闵开文副部长的面子，
这笔投资也是值得的。

国庆节刚过，简又然就接到徐
总的电话，说：“可可化工的湖东分厂
最好能在年底开工建设。”简又然说：

“只要你们行，湖东方面没有任何问
题。”他立即把这事向李明学汇报
了。李明学很高兴，说：“越快越好，
最好能赶在欧阳部长到湖东来视察
之前。”

欧阳部长升任省委副书记基本
上是定了，简又然很兴奋。这样，欧
阳部长就能为他的将来说话。上周，
简又然专程回部里一趟。现在，简又
然回部里，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他
首先要面对的是赵妮。

赵妮见着简又然，先是朝他的
脸上看了看，说：“哟，痕没
了？快嘛，恢复得真快！”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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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文散散

乡村的仲夏，是昆虫们生命力最
旺盛的时候。

从我住的院子里向村外望去，天
空下勃勃生机，满眼是绿，无遮无拦的
原野，郁郁葱葱。你在原野上，找不到
一块闲着的空地，所有的土地上都长
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万物都在伸胳
膊蹬腿，努力地表现着自己，它们全都
钻出了泥土，离开大地的怀抱，在外面
闯天下。

入夜，暝色抹去这一致的绿。乡
村人家为了省电，积蓄白天干活的体
力，一般都是早早地关灯，早早地睡
下，整个大地上又是一致的黑暗。只
有看青人弄出的火星，在原野上偶尔
地闪烁。这时，便是昆虫们的世界了。

我是个夜猫子，不像村民那样早
睡，屋内又热，便搬了把椅子到院中乘
凉。在堂屋宽宽的屋檐下，吊着一个
４０瓦的灯泡，灯泡一打开，满院子的
灯光。屋檐下新刷的白石灰墙，被灯
光一照，显得煞白。在这个无边无际
的黑暗的乡村里，这个４０瓦的灯泡
可能是唯一的亮光，像大海中的航灯
标，显得刺眼。

少顷，一只壁虎来了，可能是为了
便于隐藏，像所有夜行者那样，有着浅
灰的背，长长的尾巴，乳白的腹部。现
在，它的四只爪子牢牢地吸着墙面，一
动也不动，扁平的头伸向灯光的方向，
等待着，凸起的小眼睛圆睁，保持着警
觉。很快，各种蛾子、蚂蚱、花大姐，都
飞来了，更多的是针尖那么大的小飞
虫，密密地布满白墙，这里成了一个昆
虫们的乐园和陷阱。我不知道这些昆
虫们为何如此喜欢光，它们或从村子
的某个角落赶来，或从野外的青秧蔓

草中赶来，或从遥远的黑暗深处赶来，
为这灯光之盛会。人类发明了光，是
为了看清事物，昆虫们是为了看清什
么。它们不知道，凡有光的地方，也布
满了危险。

一会儿，暗处又爬来了几只壁虎，
我数了数，共七只，互不交叉，一只壁
虎占据一个方向，若商议好了的，一律
地头向着灯光。一只蛾子来了，它有
些兴奋，绕着灯泡飞了几圈，凸起的眼

睛一直盯着灯泡，感到这世界的新鲜
和刺激。后来，它累了，落在离壁虎不
远的白墙上，歇歇脚，享受一下生命的
乐趣。此刻，它放松了戒备，一味地思
忖着这光的温热和奇异。壁虎发现了
它，开始无声地移动四肢，缓缓地向它
一点点地靠近，靠近，突然伸出黏稠的
舌头，迅疾地把它吞入口中。速度极
快，也就是眨眼工夫。可怜的蛾子，开
始还能扑腾几下，最后就不动了，我听不到
蛾子的呻吟，它的死亡是无声的。

壁虎吃饱了，就要拉，它拉屎像吞
蛾子一样的困难，臀部抖动了好一阵
子，才拉出一粒干屎来。就在早上，我
发现了我睡觉的屋子里，靠墙根处有
几粒老鼠屎，我想不好，这屋子里准是
进了老鼠。村长过来后，弯下腰看了
一阵子，笑了，他说，这不是老鼠屎，是
壁虎屎。我说，何以见得？他说：老鼠

屎和壁虎屎虽然大小无异，但老鼠的
屎是两头尖，中间圆，壁虎的屎是一头
尖一头方。你看看这个，一头是方的，
怎么能是老鼠屎呢？对于村长的话，
现在我倒要检验一下，我低头看这几
粒壁虎刚刚拉下的屎，果然一头是方
的。

夜已深，村子里连一声狗叫也没
有，静谧深宏。我感到黑暗从周围向
我这里压来，它们渐渐地有了重量，有

了力，灯泡里散发出的光，正做着顽强
的抵抗，在光的末梢我看到它与黑暗
搏斗时沾着的血痕。黑暗中，有一些
眼睛在向这里看，我不知道那些眼睛
是什么，是人？是物？还是精灵？我
感到一些巨大的身影就站立在我的周
围不远处的地方，它们都很小心，没有
碰出一点响声，只是偶尔地晃动一下
山一样的身影。它们注视着我，注视
着这一团灯光，在默默地沉思着，想着
对策。它们是否也为光而来。

一只壳子虫从黑暗中飞来，它可
能来自更远的野田河汊，带着野性，绕
着灯泡飞，发出嗡嗡的响。它不像蛾
子那样轻柔，它有些莽撞，有些急，飞
得速度也快，它可能是对这灯光有着
更多的渴求吧。我不知道这灯光里隐
含着什么，对它们又意味着什么？

我有点不喜欢这种壳子虫，它身

上有一种暴力倾向，横冲直撞的，有一
次竟撞到了我的脸上。而壁虎也不喜
欢壳子虫，它从不敢向壳子虫进攻。
一会儿工夫，壳子虫越来越多，在灯泡
下乱飞，一片嗡嗡声，打破了小院子里
的宁静。为了阻止更多的壳子虫的到
来，我把院子里的灯泡关了。谁知，灯
泡一关，壳子虫就成了瞎子，看不清目
标了，纷纷撞在了墙上，撞昏了头，啪
啪地落在了下面的水泥地上。待我再
拉开灯，看到一只壳子虫，像蚕豆粒那
样大，有着夜一般的黑。它仰面躺着，
无数条黑色的细腿朝天乱蹬，却怎么
也翻不过身来。它开始振动翅膀，试
图飞起来，结果带动了整个身子像陀
螺一样在地上乱转。转着转着就翻过
身来，嗡儿一声飞起来，又开始绕着灯
泡飞转。这些夜间的虫子们啊，夜的
形体，拼命地吞食着，吸食着这唯一的
光源，竟不惜自己的性命。

我看到摔到地上的壳子虫全都飞
起来的时候，远处，更多的壳子虫纷纷
飞来，便猛地又拉灭了电灯，壳子虫们
又纷纷地撞到了墙上，重重地摔到地
下。如此反复多次，摔到地上的壳子
虫就再也飞不起来了。细看时，水泥
地竟是黑黑的一片。

早晨，炎阳升起，天光铺地，我来
到院子里，查看那些死去的壳子虫，可
一只也没有了，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全都复活，并飞走了。我很纳闷，莫
非，它们真的是什么精灵。白天，这里
什么也没有了，壁虎，壳子虫，蛾子，还
有那些细小得难分辨的飞虫，全无踪
影，好像昨夜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过。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又投入到了
人世的喧闹之中。

小河弯弯，弯弯的河湾怀抱着一户
农家，三间茅草小屋孤零零地斜躺在
河堤上。屋前摆着一个小方凳，小方
凳上摆着一把大茶壶，几个玻璃杯。
屋前，齐屋檐搭着用麦秸编织的凉棚。屋
后，一条斜斜窄窄的石级下达河水。这就
是方圆六七里唯一的茶水站。

小屋的主人水秀，一个俊美的盲
女。水秀真是水做的，水灵灵的瓜子
脸，水汪汪的大眼睛，水一样滑的皮
肤，水一样柔的心灵。1968 年，她十
岁，父母相继离她而去。

水秀天天用手摸着斜斜窄窄的石
级挪到河边，洗脸，刷牙，淘米，洗菜，
洗衣，洗大茶壶和玻璃杯，拎水……回
到小屋做饭，烧水，搬小方凳，摆大茶
壶和玻璃杯，忙活着一天的工作生

活。有人说她
茶香水甜，她
微笑；好心的
大妈给她一把
菜，她微笑说

“谢谢”；慷慨
的大伯丢给她
半袋米，她不
光微笑，还要
逮着大伯硬把
茶壶旁钱罐里
的钱塞进大伯
的 口 袋 才 撒
手。然而一转
身，好心的大
伯们总是笑眯
眯地将钱放回
钱罐。憨厚的
后生挑来一担
柴，她一边微
笑着倒茶水，
一边拧一把白
白的土布毛巾
递 给 后 生 擦
汗。小学生上
学放学到茶水
站喝水，她总

是笑嘻嘻地一一给倒满，有的孩子没
有钱甚至打破了玻璃杯，她还是微笑
说：“割破手了吗？”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十八个花开花落，十八回草长莺
飞。水秀摸着斜斜窄窄的石级由儿童
长成少女，由少女长成大姑娘，又由大
姑娘长成二十八岁的老姑娘。

前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她像往常
一样，起床后，摸着石级往返河边，洗
漱，淘米，拎水，准备煮早饭，烧茶水。
不料，薄冰使她脚一滑，跌入河里。她
扑通了好久好久。大大的棉鞋踩进淤
泥里，绊住了她的双脚。厚厚的棉裤
灌满了水，拖住了她的双腿。笨笨的
棉袄像一只癞皮狗，咬住了她的双
手。东方，红红的朝阳挂在半空，看着
水秀无力地挣扎，一点儿也不肯帮
忙。这时，河堤上匆匆走来一个青
年。他走到小河湾，没有看见熟悉的
水秀，没有喝到往常那香喷喷的茶
水。他急匆匆下了小河堤，闯进小茅
屋，走进堂屋，转过厨房，迈过后门，沿
着石级，冲下河岸，一把抱起奄奄一息
的水秀。抱着水淋淋的水秀，他不知
如何是好。这个二十四岁的山里汉
子，扛得起一座大山，挑得动二十亩山
地，抱得了九头水牛，面对怀中水淋淋
的水秀，却手足无措。他匆匆忙忙把
水秀放进被窝后，边跑边喊。喊来了
前村的赵大妈，惊动了圩里的钱大爷，
又请到后庄的孙大娘，还邀父母一道
跨进小茅屋。匆匆的行客停下脚步，

询问着，议论着，帮着忙。放学的孩子
放下书包，端出小方凳，抱过大茶壶，
放进绿绿的茶叶，冲进孙大娘烧好的
开水，洗净玻璃杯白瓷碗，一一倒满茶
水，恭恭敬敬地送到大家手上。

坐在堂屋中的青年——根山，这
时竟呆呆地望着大家忙来忙去，闷闷
傻笑。 突然，他挺直上身，站了起来。
对所有在场的人木讷讷地说：“我要陪
水秀过一辈子！”

父母坚决反对，“不可！”赵大妈默
默微笑，钱大爷开怀大笑，孙大娘小声
劝说，李老汉拈须点头。房里的水秀
听到连连摆手。

“我未婚，她未嫁。有何不可？”根
山就是根山，理由充分简单。“小河湾
里的茶水站不开了，大家同意吗？
水秀没人照顾，行吗？她比我大，我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她！她眼瞎，我
就是她的眼睛……”

一番话，斩钉截铁。父母无语，钱
大爷、李老汉相互捶肩击掌，周大婶、
吴阿姨哈哈大笑，小学生个个摇头晃
脑，手舞足蹈。

第二天，小河湾里的茅屋里外有
人刷了白灰。

第三天，茅屋里的家具洗刷一新；
窄窄斜斜的石级铺平了铺宽了。

第四天晚上，小河湾成了当地的
人民广场。汽油灯高高地挂在偌大的
临时帐篷顶上，笑嘻嘻地闪烁着白光，
灯芯哧哧地冒着火苗。孩子们花团锦
簇，溜进洞房，蹿上河堤，嚼着花生，啃
着水果，捏着上海知青赏发的稀罕。

月亮公公也耐不住寂寞了，睁开
大大的眼睛，露出朗润的笑脸；风婆
婆不请自来，送给新人许多的祝福和
希望；清澈的河水打着漩涡，甜蜜地
呓语……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
理体系开始形成。但是很多中国企业家并
没有真正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中，他们成了

“过劳”一族。《解放领导者》以“中国的企业
家如何才能真正解放自己”作为出发点，系
统诠释了中国企业领导者中普遍存在的

“亚健康”和“过劳”现象的成因、现状与解
决之道。

本书运用诸多著名企业家的管理案例
阐明，一个企业的成功和繁荣，不是靠领导
者一个人就能做到的，领导者需要更多的
下属来分担其职责和工作。企业的制度如
何制定，企业领导者真正应该管理什么，领
导者如何从劳顿中解脱出来……这些问题
作者在书中一一解答。本书重在引导企业
领导者通过释放自己，进而达到自身和企
业的双重发展和繁荣的目标。

新华出版社出版

张大鳖，郑州北郊老鸦陈村
人，出生于清道光初年，家境清
贫，与老母相依为命。据原《郊
区志》记载：咸丰三年四月十八
（公元1853年），太平军林凤翔率
部攻克郑州，西进汜水、荥阳。
张大鳖联络附近贫民起事，先是
活动于汜水县山地，后因环境艰
险，又迷信鳖在“汜水”（与死
水谐音）里不吉利，就离开汜水
县境，投靠禹县刘化振组织的联
庄会。次年九月初九（10 月 29

日）张大鳖、袁西诚、宋成等来
郑州，置买刀枪，路遇荥泽县捕
役吴青山，发生械斗，吴青山被
宋成所杀，弃尸贾鲁河滩上，
郑、荥一带皆为之震惊。九月十
九，刘化振以联庄会名义，率领
190 余人进禹县城求见知县朱光
宇，要求减轻钱粮，被诬为谋
反，随派兵镇压。余部张大鳖、
宋成等藏在禹密交界的方山地
区。咸丰五年正月十九，张大鳖
等袭击密县东南大槐店，密县知
县胡燕清与守营王青山等前往进
剿，遭到伏击，王青山身亡，胡
燕青负伤逃走。二十日夜，张大
鳖等攻进密县城，烧毁县衙，打
开监牢放走囚犯。后退出县城，
经五里寨、梅山直扑郑州，沿途
煤窑工人、贫民纷纷加入，声势
大振。二十二日进抵郑州城下，

与守城官兵展开激战，僵持数
日，郑州城未被攻克，张大鳖等
退到孟寨、老鸦陈、皋村一带与
清军对峙。

据朱屯卢玉根先生介绍，听
老辈人口碑相传，张大鳖为攻占
郑州扩充自己队伍，想招降郑州
西郊陈伍等十三庄百姓，到小朱
庄土寨(陈伍寨)前叫阵，口口声
声要招降陈伍等限期归顺，陈伍
不从，双方对垒。陈伍马快武艺
出众，张大鳖一时难以取胜，双

方收兵。次日，张大鳖叫阵，陈
伍率众出寨。张大鳖使用激将
法，对陈伍说：“不是我战不过
你，而是你的战马太凶，你敢与
我步战三百合吗？”陈伍不知是
计，跳下战马与张厮杀起来，一
个使刀，一个使抢，双方“士
兵”敲锣打鼓摇旗呐喊，陈伍越
战越勇，张大鳖难以招架，眼看
就要败下阵来。他急中生智用暗
器将陈伍杀死，转败为胜。从
此，郑州西郊十三庄“农民自卫
队群龙无首”。人们为纪念陈伍
将土寨起名为“陈伍寨”。

咸丰五年冬，张大鳖等又谋
划进攻郑州城，消息被南关绅士
陈迁俊侦知，密告知州黄见三。
黄择日夜率领人马出城围剿，杀
得张大鳖、宋成等众措手不及，
被俘后遇害。

张大鳖其人其事
朱永忠

《解放领导者》
黄 雯

小河弯弯小河弯弯
阚延安

冬雪初融(水彩画) 禾螯森

天若有情（国画） 崔志安


